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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宗族关系，我们通常在起名时需找一
个共同用字，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
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字辈的形成
就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它的使用，对一个大家
族，尤其是绵延数十代，繁衍达数十万的持久型家
族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字辈，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

视、便于继承的家族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家族文
化得以延续的缆索。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形态在、
缆索在，后人就可以抚摸到祖先的根脉，先辈凝聚
的精神种子就有可能存活，家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就
可以得到赓续和承继。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当
人们卸下兔年的繁忙，龙年
春节也悄然而至。在快节奏
的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
人吐槽情感渐淡、年味渐少，
小时候那种盼年的感觉也几
乎消失殆尽。其实，年味的缺
少并非因为社会变化导致，却是因为我们过分地注
重物质追求而忽视了文化传承，单从春节拜年一事
上就足以说明个中问题。

身处知识经济时代，过年丝毫没有庄重感，打
个电话、发条短信，抑或在朋友圈里送上一句祝福
语就把拜年一带而过，其中的敷衍自是不言而喻，
没有年味也见怪不怪。这样的拜年形式与古人相
比，真可谓自惭形秽。因为古人对拜年的讲究，由内
而外都传递着浓郁的艺术文化气息。

国人春节时兴拜年的习俗最早可追溯至两汉
时期，东汉名士崔寔在文化专著《四民月令》中记载

“正月之朔，是谓正旦。洁祀族祢，进酒降神毕，子妇
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官府
僚属亦往来拜。”这里说的是正月初一官宦人家的
拜年场景。大人孩子穿戴一新，先向神灵敬酒祭拜，
晚辈再依次给年长者奉上椒柏酒，各家之间互相来
往拜贺，觥筹交错，其乐融融，浓浓年味在不经意间
流淌出来。

对于普通人家，拜年也很讲究。南朝民俗学家
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就曾说过：“鸡鸣而起，先
于庭前爆竹。长幼悉正衣冠，以此拜贺。”鸡叫的时
候就早早地起床，先是在院子里放鞭炮，不管男女
老少都穿戴整齐，互相恭贺新年。古代的普通老百
姓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拜年讲究热闹喜庆，而
现在过年时大都不再钟情于穿新衣戴新帽，至于燃
放鞭炮更不可能，过年与平时几无差异，拜年的气
氛也寡淡冷清。

对于士大夫阶层，拜年的方式则更有新意。如
宋代文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元佑年间，新
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意思是说，宋
朝哲宗时期，士子们通常让家中仆人投递飞花帖代
替拜年。这是何意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古代文化人
在外游学期间，经常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
们大多学识渊博、意趣相投，但是古代交通不便、路
途遥远，逢年过年互相拜访难以成行。为此，这些士
大夫便让家中的仆人带上自己亲笔写好的拜年帖
投递给远在异地的朋友，送上新年祝福，以表挂念。

何为“名刺”？简单来说，就是将印有梅花的红
色纸笺，裁剪成两寸宽、三寸长的卡片，写上受贺人
的姓名、住址以及吉祥话语，这便是现代贺卡的雏
形。投名刺拜年最初只流行于士大夫一族，明代开始
逐渐延伸到普通人家，因此，明代春节期间，处处可
见拜年帖。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曾经在《拜年》里形容
过当时的场景：“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
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可见当时
通过投递名刺以来拜年已经颇受欢迎。许多大户人
家亲朋好友多，投递拜年帖的仆人常常络绎不绝。
为了方便接收拜年帖，他们会在门外的墙壁处挂上
专门收受名刺的盒子，类似于现在的报箱。

古人不仅重视拜年，还在拜年仪式上赋予新
意。晚辈给长辈拜年要叩拜或者作揖，同辈之间应
互相鞠躬，女性之间则要道贺万福，普通人甚至不
相认识的人迎面而遇要行拱手礼。这在古代都是拜
年的意思表示，而现在，即便见面也只是寒暄几句，
真正的拜年习俗几乎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字字辈辈””是是家家族族生生命命的的潜潜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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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父母爱情》剧照

家谱中的字辈

电视剧《父母爱情》开播以后，即风靡
大江南北，至今热度不减。

主人公江德福与安杰之间的对话，在
家长里短中蕴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江德
福为他未出生的儿女取好了名字，“江昌
龙”“江昌凤”，让安杰大大地奚落了一番，
认为“这是土得掉渣的名字”，并说这“龙”

“凤”是皇帝皇后用的名字，“兄妺俩用这名
字，不乱了套吗？”江德福自知自己没有文
化，告诉安杰：“如果你觉得这名字不好，可
以再起一个，不过这前面两个字不能动，一
个也不能动！”安杰说：“为什么？‘江’不能
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江德福
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

‘昌’代表着辈份，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
‘德’字一样，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
什么辈份！”安杰说：“什么狗屁辈份，我不
干！”江德福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干不干
的事，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安杰随即
反唇相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那么多
穷规矩！”

这段对白，江德福说的是实情，安杰的
嘲笑有些强词夺理。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
重要取名形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的礼
制。

我就是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年
代，明白自己的“辈份”的。

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共六七户人家，
只有两姓，一姓何，一姓朱。我们何姓是个
小姓，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祖祖辈辈，
都默默无闻地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向土地里
讨生活。应该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远
房本家，来到我们的小村庄。这位本家，略
通文墨，他把我们何姓小辈召集在一起，说
起我们家族的渊源。那些远古的故事，我已
经忘记了，只记得他告诉过我们家的辈份承
传，其中有“大学宜世家，道先登邦国，诗
书礼后昆”。我对这个字辈深信不疑，因为
我从自己的辈份往上数三代，父亲是“先”
字辈，祖父是“道”字辈，曾祖是“家”字
辈。那位“家”字辈的长者就坐在我们的现
场。皓月当空，桂影斑驳，月下的老人白发
苍苍，目光深邃。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
原以为，那位长者就是我们家族的创始人。
原来，白胡子老人，也曾年轻过，也是从字
辈中走过来的。于是，我对这些字辈产生了
敬畏感！虽然我当初并不明白这辈份的来由
与意义，但确如江德福所认知的那样，“是
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后来读书了，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字辈才略知一二。

字辈也叫字派，是指名字中表示家族辈
份的字。为了理清宗族里世系血统的顺序，
一个家族通常由饱学之士或集体创制一套表
示辈份的文字，然后全族依序共享共用。

从现有资料看，首次出现字辈可能在宋
代，奠基人是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兄弟五
人，长兄赵匡济，弟赵匡义、匡美、匡赞。
可见从赵匡胤一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统一的
辈份，赵匡胤还为后辈钦定了派系字辈。自
此以后，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排起了字辈。辈
份，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确定
了，自己别无选择。在中国古代，同宗族之
间的辈份是严格遵守的，比如说称呼必须准
确，日常生活中晚辈要向长辈请安、敬烟、

让座、让路，座次上也十分讲究，不能乱了
礼法。
因为我的姓氏是小姓，从我上小学乃至

高中，班级没有同姓的同学，工作以后，因
为是一所小规模的山区中学，也没有同姓的
同事。以后，调入舒城中学，才有了一位同
姓的老师。这位老师，字辈为“修”，他的
年龄比我大，他说他的辈份比我小，要小两
辈。于是，在私下的场合，他总称我为“老
爷老爷”的，叫得我诚惶诚恐。其实，本家
老师也是缘着辈份这么称呼我的，因为，在
舒城县杭埠的后河村，何氏的字辈是“建立
先登本，修齐贵正诚”，这位何姓老师的字
辈中果真有“先”“登”两辈与我们谱系中
的字辈重合。一笔写不出两个“何”，都是
一家人吧。

我们寻常百姓，重视辈份，可能只是为
了规范取名，并在宗族中明确世系，分辨亲
疏尊卑。但对一些名门望族，他们重视辈
份，对上要寻根问祖，对下更要承传家风，
光耀门楣。

我至今还记得，大学读书时，中国文学
史课程的老师说，清代著名的戏剧家孔尚任
是孔子的后辈。在写这篇文章时，因为好奇
心，我翻开新版《辞海》“孔尚任”词条，
果然有孔子“六十四世孙”的记载。“天不
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文化，涵养着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兴盛的
精神根脉。自古名门多才俊，孔尚任以一出
《桃花扇》而闻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
昇，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他们是康
熙时期照耀文坛的双星。孔尚任传承了孔子
开启的文脉，并实现了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
大步跃升。

近年，我曾参观过文翁纪念馆。文翁纪
念馆，坐落在舒城西南山区的春秋乡文冲
村，这里是汉代人文翁的出生地。文翁少年
时代曾在家乡读书，以后“为蜀郡守，仁爱
好教化”，创办“石室精舍”，开启了中国
官办学校之先河。前些年，我去成都，因崇
拜文翁，曾慕名前往著名的石室中学。悠悠
千载，似水流年，校园里，古老的汉阙见证
了锦江的风雨，参天的银杏更让你体悟到根
深才能叶茂的道理。舒城文翁纪念馆里展出
的丰富资料，足以让我们对这位远古的乡贤
肃然起敬。但是，我很感兴趣的还是关于文
翁与文天祥的谱系记载。纪念馆里有一大块
展板，绘制出文氏家族古往今来的字辈脉
络，我在这张脉络图中，清楚地看到了文天
祥的名字！

文天祥会是文翁的后人吗？我有些意
外，在我的印象中，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
与舒城文氏果真有关系吗？过后，我从《文
天祥家世考》中获取这样的信息：“庐陵文
氏来自成都……其始祖为文时，时字春元，
原为成都人，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
裔。”沿波讨源，凿凿有据。文天祥像他的
远祖一样，原本也是一介书生，他本也可以
像文翁一样，兴办教育，经邦济世。但他生活
在南宋末年，“山河破碎风飘絮”，他以一个
书生的柔弱之肩，扛起了国运。南宋小朝廷
覆灭时，只有他一个人保持着不可覆灭的气
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
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后的展示，也把
他的远祖文翁的家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读余秋雨先生的《何
谓文化》一书，书中记载他
曾受著名的电影导演谢晋生
前所托，为其撰写碑文。余先
生撰写的碑文，开始就交代
了谢晋系名门之后：谢晋先
生，浙江上虞人氏，东晋谢
安、谢玄之后也。取晋为
名，以表传承。悠悠千年，
果然继其先祖创拓之脉，引
领中国电影事业而成一代宗
师。

木得其本，水知其源，
中国古老的姓氏字辈是一个
家族的生命潜流，散落在五
湖四海的家乡人，一旦论起
字辈来，就不会有“大水冲
了龙王庙”的误会。
字辈的制定，并不是文字

上的胡乱堆积。就我有限的见
闻来看，字辈的含义没有一个是消
极的，都是规劝族人奋发努力，爱
国爱家，守信诚实，尊老爱幼，和

睦相处，同舟共济……比如韶山《毛氏宗
谱》的字辈：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济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这些字辈包含了忠孝文化、耕读文化等

信息，也有修身齐家、安民治国的愿景。
当然，也有的字辈有些另类，从中可以

看出命制者的文化个性或人格追求。南宋大
儒朱熹字辈为“火”，朱熹的儿子朱塾为
“土”，孙子朱钜为“金”，曾孙朱渊为
“水”。根据古代文化中的“五行”命名辈
份，依次是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有
《殷氏家谱》中的二十个字辈为：春游芳草

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
诗。我们于此似乎可以想见其祖先那种诗意
的人生。

《红楼梦》中，曹雪芹虽然没有严格地
依照字辈去为贾府的几代人命名，但我们从
几代人的名字中，还是可以看出作者有很强
的字辈意识。第一代，贾府发家的起点，来
自于一母同胞的两个兄弟，宁国公贾演和荣
国公贾源。演、源两字皆有水字旁，取源头
活水之意，亦是暗示天子雨露恩泽。第二代
是贾代化、贾代善，此时天下太平，贾府深
知富贵荣华得来不易，所以在家业初创后，
开始教化子孙，向上向善，代代相传。到了
第三代，名字中都有一个文字旁，贾敬、贾
赦、贾政、贾敏，他们希望子孙能通过科举
文化之路，继续振兴家业，光宗耀祖。贾府
第四代子孙以“玉”字旁命名，贾珍、贾
珠、贾琏、贾宝玉等，暗合了子孙“安富尊
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讲究排场，
坐吃山空。到了第五代，命名皆有草字头，
贾蓉、贾蔷、贾芹等，贾府经过百年富贵荣
华之后，子孙不肖，尽成草包，已到了草枯
荣败、凋零衰颓之时。

我们大多数人，在使用着字辈，但未必
知道，这些字辈的来历。

去年，我们县有张姓的家族续修家谱，
需要在原字辈中续加字辈。为首的一班人也
是呕心沥血、咬文嚼字，推出了几种版本的
二十个字辈，负责编纂的族人，推敲来推敲
去，都觉得不甚满意。族人中有熟悉我的朋
友，他们找到我，先是恭维，认为我多年从
事中学语文教学，写过大大小小的文章，算
是一个小文化人；后来就强我所难，把后续
字辈定稿的任务交给我。

我对他们提供的几种版本的字辈进行过
研究，发现有这样一些问题：有的字太生
僻，比如“祯”“肇”；有的似太通俗，比
如“奋发”“宁静”；有的是多音字，比如
“行”“长”。最突出的问题是，五个字组
合在一起，只是汉字的机械排列，不能表达
明确的意思，比如“卓誉策项函”，“景励
安梦方”等。我是个迂拙的人，受人之托，
从不敢敷衍，况且要给他们家族后二十代定
字辈，更不敢草率从事。于是，我研究他们
家族前二十代的字辈：“世可学熬山，宏绍
鹿龙志，克孝前先哲，忠恕道自如”，可以
看出，他们的先人制定的字辈中含有“修身
齐家、安国治民、吉祥安康、兴旺发达”等
价值追求，新增加的字辈要承接这个传统。

我理想的后续字辈应该有这样一些追求：选
词平易一点，内涵丰富一点，风格典雅一
点，表达通畅一点。为此，我对他们提供的
字辈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最后确定为：
俊逸励景航，诗书敦纯良。
修齐崇弘毅，儒风裕祖堂。
应该说，这二十个字辈，选用的都是我

们习以为常的汉字，许多词语都有一定的来
历，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采用五言诗形
式，平仄和谐，富有韵律感，便于记诵。整
首诗有明确的主题，那就是用儒家的君子道
德，勉励后辈，崇真向善。从内容与形式
上，都与原字辈保持统一，让家族文化前后
传承，容易获得族人的认同。我把这些字辈

以及我的想法报送给张氏宗谱的编纂者们，
他们很满意，我也比较满意。

当今是个崇尚文化多元的年代，给后辈
取名自然可以各随其性，各极其致，趋时
化、趋洋化，似都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
能数典忘祖。字辈是一个家族传承的路线节
点，是一个家族文脉的积淀和家风家规的概
括表达，字辈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这
种“软实力”要能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于一
定的媒介，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字辈，
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
便于继承的家族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家族
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我们相信，只要这个
形态在、缆索在，后人就可以抚摸到祖先的
根脉，先辈凝聚的精神种子就有可能存活，
家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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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都都石石室室中中学学内内的的文文翁翁石石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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